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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手拼搏對談 

 
拳手：潘燦良、周昭倫 
文字整理：周昭倫 
 
 
第一回合 
 
「零五年十月八日，下午十二時零八分，上環文娛中心八樓，香港話劇團演員休

息室。」 
 
「讓我先來拋磚引玉。今次我倆合作的機會對我來說是彌足珍貴的。近年一直都

鼓勵自己多創作，不論好壞，反正成敗最終會由觀眾來決定，但過往還未有機會

與正式的導演合作，讓他來導自己寫的戲。據我的觀察，如編導兩職長時間集於

一身，兩方面都難有突破，未必是件好事。如我，過去的作品都是自編自導，結

果就容易出現鑽牛角尖的情況，例如表演過於偏重形式、事件流於概念、也缺乏

客觀的批判等等。由於自己業餘的創作環境，還未有機會找到好的拍檔去提煉自

己的作品，將它去蕪存菁；而透過經驗演員去驗證劇本的『可演性』更是絕無僅

有，所有，今次由一位專業的戲劇工作者去排練自己的作品可以說是個難能可貴

的經驗，將會是我創作生涯的一個里程碑。」 
 
「接受這個挑戰時，其實都是步步為營的。因為自己演出的經驗雖多，但導演方

面還算是個新手。我導戲的手法，都是憑藉自己多年來跟不同導演的合作，演繹

不同種類的劇本，所累積下來的經驗去入手的。所以，當我接到個全新的、仍屬

幼嫩的劇本，我自然會先用演員的角度去理解它去感受它。換句話說，是從最基

本的層面入手，它究竟想說什麼？它說了什麼？然後，就是我應該怎樣說？」 
 
「從最基本的層面入手，可能是測試新劇本最有效的方法。」 
 
「老實說，當我讀第一稿時，劇本本身還未凝鑄成清晰的主題語句，然後我反覆

思量，加上大膽假設，將模糊的線索連結起來，好像在揍拼圖，混亂中尋找秩序。」 
 
「這個步驟對發展創作劇來說，有很大的幫助。」 
 
「但最重要還是從文本中尋找到劇作者，即是你的創作原意和劇本的意蘊。漸漸

地，像撥開迷霧看得清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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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什麼呢？」  
 
「就是你最初所提出的『轉化』的概念。我規範著自己要將這個概念套進劇本，

就像拿著劇作者提供的地圖用心尋覓，結果整個山形地勢都有其蹤跡可尋，清晰

可見了。那末，兩個角色的發展和成長的過程也找到應有和具體的軌跡了。」 
 
「可以說多些你所理解的軌跡嗎？」  
 
「每個人都要通過考驗，而且必須要有勇氣面對，然後才能轉化到另一個階段。

這種轉化，其實都適用於生活。人生就是由不同階段的轉化而組成，是種活的流

程。」 
 
「老實說，我初期寫這個劇本時都只有個模糊的心象。這是我一直以來的習慣，

寫劇本通常不會先定下大綱，相反我喜歡隨著靈感而寫，可以說是見步行步。角

色們都好像在寫作的過程中才慢慢地有了生命，變成有機的個體。換句話說，我

透過寫作賦予眾角色生命。但問題就是，我有時無意中會走出一條連自己也會吃

驚，也會出乎意料的路來。像匹不受韁束的野馬亂蹦亂跳，不受控制。所以過往

大部份的作品，都未必有條清晰理智的脈絡，大部份情節都倚靠外在的跳躍的形

象去展現，而底蘊脈絡就唯有靠觀眾自行填補。當然，這種寫作方式沒有對錯和

高低之分，但藉著今次與你的合作，可以豐富我在這方面缺失的創作經驗，尤其

可貴。」 
 
「我其實從你口中對你這種寫作的方法略知一二，所以我可以說是有所準備。某

程度上，我甚至刻意提醒自己，要為你天花亂墜的意念疏理出合邏輯的貫通的註

腳點，一個穩固的展示平台。這是我今次擔崗導演的最重要責任。」 
 
「另方面，我想強調我並沒有貶低天花亂墜和行縱飄忽的靈感，因為靈感看似沒

跡可尋，產生時都像是種不負責任的躁動，但其實這些都是直接反映了藝術家積

存在心中、沉澱在靈魂的內涵，而且是很誠實的。」 
 
「贊成。」 
 
「我也冀望今次這個作品能跟觀眾一起去探索未知的領域，可能是深刻的意蘊，

或者是哲理的思索。希望在藝術創造的工程中不斷鞭策自己，將劇本的層次提

高。」 
 
「當作品進入探索的層次，反而可能會帶來模糊的意境。既然是展示新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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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新的問題，都難免令觀眾感到某程度上的困惑。而我的責任便是將這種困惑

作藝術加工，意思是透過藝術的方法，引導觀眾面對這種暫時的困惑，然後刺激

他們將困惑內在化，變成個人思考作品主題的動力。儘量避免因為講得不清不楚

而使觀眾感困惑。很多現代劇場作品容易有這種通病。」 
 
「話說回來，我又想保留相當的空白於劇情當中，因為留白永遠是鼓吹觀眾參與

的契機，是他們思考的催化劑。」 
 
「贊成。另方面，新鮮的事物自然對我們的衝擊特別大，但將常談或已被遺忘的

曲調重新彈奏，也未必是壞事。於我，《拳手》這個戲應屬這範疇。」 
 
「或者觀眾可以自行從欣賞的過程找到他們自身的新感受。」 
 
「那麼作品最後得到的價值，應會比我們強加灌輸的來得更高。」 
 
「我都是利用這個基調去處理這個作品。」 
 
「可以再講得詳細點嗎？」 
 
「雖然戲的主題，已被其他人重覆論述過無數次，但這正正是生活裡非常基本的

道理，起碼對我而言。可惜，在我的觀察中，有太多人都在逃避、躲避，縱使是

最簡單的道理和生活的原則。所以，我認為這個作品的價值就在於能使人對這個

主旨重新認識、思考和衡量。」 
 
「那麼從你的觀察，劇中人物又怎樣觀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扣上關係呢？」 
 
「我發現身邊的人對這個主旨都不想再談，認為無須再談。身邊的事物，週遭的

事情統統都變得理所當然。「鼓足勇氣面對挑戰」，對於他們都已變成遙遠的神

話，或者是封塵已久，閒時拿來把玩的裝飾品而已。但我相信在人心底仍然藏有

股不畏艱巨挑戰難度的慾望，這種慾望從人們沉迷體育競技時便被具體表現出

來。運動員成為了他們慾望的投射，供他們宣洩日常生常中很多被壓抑下來的慾

望。他們冀望在運動員身上將『不可能』變成『有可能』。」 
 
「你相信人都有原始的欲望去尋求突破？」 
 
「人的欲望是不會滿足的。這就帶來轉變、突破和進步。」 
 
「正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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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人可以在不同範疇都尋求突破，其實還可以找到很多可能的空間。

個別的人的進步就帶來整體的世界在進步。」 
 
「可惜大部分人都只滿足於享受生活中的模棱兩可，一種模糊的狀態。」 
 
「而且很喜愛安全，害怕失怕。恐怕這已變成這代人的劣根性。」 
 
「同意。」 
 
「換個角度，可能很多人都自以為生活得很積極，做事很有毅力，不怕困難挑戰

艱辛，就如露宿街頭三日三夜排隊買迪士尼入場卷、抵著多個小時的烈日暴曬去

輪平安米。你又怎樣看呢？」 
 
「我對這種毅力是有成見(bias)的，我贊成人應該將能量集中在發掘生活可能性

的範疇。持續將生活的空間多元化地擴闊，探索在生命(有限)中最多的、新的可
能(無限)。如果只是在不變的狀態底下打轉，無論花了幾多力氣，對人都毫無益

處。」 
 
「所以應該懂得選擇。」 
 
「否則沒有良性的改變和發展。」 
 
「其實，我指的發展並不是功利主義的發展，我更關心的是人心的發展，等同心

靈的成長。」 
 
「你意思是要發展成為一個完整且多元化的人？我觀察到我們身處的社會都不

太容許多元的想法，任何一個在社會中運作的單位總希望人都是倒模出來的，觀

念和法想最好一模一樣，令管冶更容易。另類的聲音實在被打壓得太緊要了。」 
 
「大部分人都無意中跌進了意識形態劃一化的陷阱。」 
 
「可能是存心的，這樣會令他們更感安全。」 
 
「無錯。」 
 
「《拳手》的故事都刻意對固有制度和價值觀作出不同程度的挑釁。喜歡其中一

句台詞：『你做事必須分輕重！』『只是我分輕重的方法跟你不同而已。』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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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的人生只有一種模式？適當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種？」 
 
「劇本裡面其實提出了很多問號，不斷刺激觀眾思考。」 
 
「這都是我創作劇本的其中一個動機，透過劇場思考。」 
 
「狗仔這個角色無可否認是我借來謾罵這個世界的工具，希望可以罵出些另類看

法。」 
 
「但他終日要當拳王，背後其實都是離不開要別人承認自己，要在別人肯定自

我。結果都是屈服於別人的目光和價值之下。這正不是反映了現代人的死胡同

嗎？」 
 
「人既然是活在世上，就不能真真正正的脫離世界，除非極端的宗教狂熱分子，

將自己置於深山之中，隱居避世。所以，更寶貴的是我們找到入世的更好的生存

方式。這是『平衡』。狗仔和劉 Sir都擁有同樣的問題，是兩面的對照。狗仔擁

有一個理想就以為擁有全世界，放棄其他所有。劉 Sir擁有很多，結果損失了一

件最寶貴的。他們的碰撞互補就更可表達平衡的寶貴。」 
 
「安穩的平衡不是我們一開始便要加以否定的嗎？安穩只會帶來停滯───」 
 
「我想用中國平衡的觀念來解釋，中國人身體如果能找到陰陽平衡的狀態才會有

健康的效果。如任何一種體制內只能到一種聲音、一種價值、一種模式，即使它

表面十分和平，但這個體制遲早也會變得不穩定，會被內藏的披壓抑的聲音所推

翻直至找到各方都被包容的真正的平衡。真正的平衡是有益的，活躍的和有動力

的。並不是一灘死水那種停滯不前。」 
 
「...我們都扯談得很遠了。」 
 
「是。」 
 
「談回導演的工作吧。」 
 
「也好。」 
 
「第一階段意蘊的發掘可說是已經大部份完成了。接著的階段便是形式的凝鑄

了。」 
 



 6

「可以談談第二階段嗎？」 
 
「第二階段的工作正是我要挑戰自己的工作。導演是要有非常客觀的眼光，提供

客觀的角度和指引給各演員去詮釋角色。這對我來說是有難度的，因為多年來都

是從事主觀的演繹工作(演員)。但我樂於接受挑戰。」 
 
「就等你完成第二階段再談吧。」 
 
「好。」 
 
第二回合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上環文娛中心八樓。《拳手》閉幕後第四日。」 
 
「究竟搬演一個創作劇有什麼特定的模式或排演步驟？對於我們還屬於幼嫩的

編劇和導演都沒有肯定的答案。所以，如從我們的認知範疇出發，判斷自己做了

出來的成績，我感到相當滿意，因為我們都盡了力去將我心目中理想的合作模式

實踐出來。」 
 
「那麼先講講你心目中理想的合作模式是什麼？」 
 
「我認為一個創作劇的創本應於舞台面世前，能通過各創作崗位的測試，去檢試

它的材料是否足夠，它的脈絡是否清晰，架構是否完整等等。其他演出的崗位不

應只是扮演執行的角色，而是共同創作的拍檔。我相信這個就是創作劇的特點。」 
 
「我對於我們共同經歷的探索過程也感到很滿意，由初接觸你的原意念到演出完

成，我都感到滿足。特別是我們能產生了互動的效果去使劇本的可演性提高，我

覺得這點很難得，因為這就是我搞創作劇的其中一個理念。」 
 
「我認為搞創作劇的導演和演員某程度上要比搞其他劇種的導演和演員有更大

的創作力，你同意嗎？」 
 
「我贊成。譬如，我初閱讀你的第一稿劇本時，發現劇本本身還未能做到應有的

效果去展現原來的主旨，甚至乎劇情的鋪排也有牽強的地方，於是乎我便好像分

擔了編劇的部份責任去跟你討論，然後給予意見去修改，從而使劇本的材料更豐

富，這個過程也提供了不少空間去讓我發揮創作力。」 
 
「我發現讓你也有參與創作的空間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你不是文字的編劇，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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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其他元素的編劇(因為這是個首演，沒有先例可循)，藉著你的實質參與，

可以令編劇和導演產生了一種共振，讓我們一起對劇本的主旨、理念和價值作深

入的探討，最後產生了互相增添的效果。我敢肯定任何一個創作都需要這種共振

才算得上是有生命的。然後，我們才有資格邀請觀眾與作品產生有機的共鳴。」 
 
「唔。」 
 
「導演其中一個的責任是將平面的文字作立體的呈現。可以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嗎？」 
 
「首先，我通過了切實的排練去檢視現有的文本裡所含的究竟是什麼？又有沒有

其他元素是我們忽略了的？再者，演員的實際表演也能為我提供另一維度的空間

去審閱劇本。歸根究底，絕對透徹的了解是我工作的第一步，也給我奠定了很好

的基礎。然後，我再從演員的表演出發，尋找、測試並組合各個元素，如角色分

析及塑造、舞台調度、動作設計等等，尋找出訴說此故事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法。

另外，我常抱著懷疑和探索的態度去逐步呈現這個戲，例如文本內含的意蘊究竟

有沒有給我完全發掘出來？還有沒有其他空間可讓意蘊有更大的發揮？這些問

題一直都帶領著我去創作整個製作。」 
 
「下一步呢？」 
 
「當然就是要讓演員發揮和參與了。經過分析和設計之後，他們就投入了大量精

神去將角色『私人化』，就是藉著這種『私有化』，角色才能用活人的形象展現在

觀眾面前，而角色也因著演員的參與而顯得更獨特和有機。」 
 
「可舉例嗎？」 
 
「如狗仔這角色，在排練過程中我發現演員劉守就是要不斷將自己的意見和角度

注入角色，令人物長出真正的血和肉。結果，也發現原來的劇本還有可調較的空

間。當大家都對狗仔這個人物脈絡找到共識之後，演員就從這基礎出發感受角色

的台詞，發現有些台詞可能用另一種處理，甚至乎用另一種語言邏輯，或用更地

道的術語去替代原來的台詞會有更好效果。所以，我特別體會到排演創作劇時，

演員所發揮的作用。」 
 
「我記得有一場戲就是通過你們的試排，然後將它作了大幅度的剪裁，甚至還選

擇了另一個差不多相反的處理。這就是劉 Sir向狗仔透露自己過去輝煌成績那場

戲的鋪排。原本是劉 Sir表明身世後，狗仔為了得到劉 Sir的訓練才接受劉 Sir
提出的『公平比賽』。現在將表白放在狗仔勝出鬥吃杯麵之後，結果產生了很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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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效果，狗仔接受挑戰變成只純粹為一口氣之爭，我覺得這樣更能表現到他的

非一般性格。」 
 
「這就是我們在過程中，產生互動影響最好的一個例子了。」 
 
「進一步談你組合劇場中其他元素的過程吧。」 
 
「其實我只是憑經驗，意指過往與其他導演合作時從旁所吸收到的體驗，還有靠

自己欣賞其他演出時的觀察。憑藉點點的積累，以彌補我於導演理論方面的不

足。於是乎，我也不斷提醒自己要配合其他部門所投放的創作資源，如佈景、燈

光和音樂等。不單只配合，我還期望可以將他們的創作用到最盡，發揮到最好。」 
 
「依我觀察，你採用的工作方式是互相合作，而不是一般導演的駕御式。」 
 
「我會將我的要求告訴設計師如燈光設計師，然後我便會盡量放手讓他們利用自

己的方法將意念實踐出來。我寧願站在更客觀的位置去審視各種元素的配合是否

統一？是否達到我想要的效果？我發覺只要效果能夠實現，執行的方式不一定要

因循自己最初的想法，反而他們的設計會帶給我一些更新的效果，可能是更有趣

的。只要我把守原則嚴謹地去選擇，便可以放手讓他們自由發揮。」 
 
「我知道特別是音樂設計方面，對嗎？」 
 
「對，我起初的意念是想要一些非常較 moody，用來營造氣氛的音樂。但當鍾志

榮看完我們的串排後，他有自己獨特的觀點，他認為這個戲最重要是要利用音樂

襯托出角色心中的那團火，他也沿著這個概念去創作音樂。當我第一次試聽他新

寫的音樂，赫然發現跟我原先最初的構思完全相反，但仔細感受，發現是可行的，

甚至乎有更好效果。似乎整著這種風格迥異的碰撞，反而能將戲劇的味道提升，

好像將直線進行的故事加上跌盪的曲線，將踏實的演繹增添不少厚度。總的來

說，可以產生了昇華的作用。這是出乎我意料之外的。題外話，相比十年前的我

未必懂得用這種方式去跟別人合作，會主觀得多；但閱歷增多，心態也調節了，

然後經過今次的體會，我更能夠肯定這種互相刺激的合作方式更適合自己，起碼

在現階段。」 
 
「整個過程，你工作的方式給我一種很強烈的按步就班的感覺，從不見你出岔

子。」 
 
「擔起這個戲時，我清楚的告訴自己，我們不是要強迫自己做到什麼的成績或者

要得到怎麼樣的認同；而是清楚自己要做的是什麼？過程中我要嘗試什麼？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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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是保持一種審慎冷靜的態度去排這個戲。而得出來的結果，我也相當滿意，

因為我們一行四人都盡了力，完成了起初對自己的承諾。作為編劇的你在過程中

又有什麼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其實編劇在寫作的過程中某程度上也擔當了導演的角色，在過程中自己很自自

然然地就會構思出整個戲的形象，或每場戲的流程等等。當然在腦海中的構思都

只是留於粗疏的層面，所以最後看到實實在在的演出是非常難得，特別在於它的

完整性。導演和演員都替我改正不少劇本中合理性和可行性的陋弊，所以之後得

出來的演繹都跟我之前想像的有很大出入。」 
 
「例如呢？」 
 
「主要是人物。我最初構思的人物形像是會比較極端的。例如狗仔，我起初想他

的外表、形象和行為是較為極端和古怪，甚至乎使人厭惡的，從而更突顯出他心

裡面那團火是燦爛無比，令人嚮往的。而劉 Sir起首應該是那種生活了無朝氣，

每日都在苟且偷安的人，那就更可突顯出狗仔在受訓的過程中對他的影響。更重

要是彰顯出最後重燃心裡那團火的戲劇高潮。但這些人物設計當通過實際排練的

測試時，才發現當初的構思在現實世界中未必是可行的。所以『文本表達』和『真

實呈現』之間的確是存在著距離的。當然，對於經驗較豐的編劇，這種距離在最

初編寫時已經可以大大縮短了。另方面，文本構思和現實處理之間的磨合有很大

程度上反映了導演的取向。我發現現在的取向是一種較為穩當的選擇。」 
 
「我同意，我清楚自己是個穩當派的人。而選擇這個傾向應該跟我自己本身是位

演員有關。其實，起初設計場面時我也有頗多的衝動，覺得個戲也有很多空間去

『玩』的，如一些瘋狂的處理或驚喜，又或者有些場面其實可以用較虛擬的手法

處理，但實際去到排練場，我發現我的選擇往往被我的背景和個性影響著。而這

個結論是我從一個宏觀的角度，接近最後階段時才得出來的。這相信都是我在導

演經驗方面較嫩的緣故。但我又認為毋須懷疑這個選擇，因為創作劇如沒有經過

這種審慎的試煉，可能得出更差的反效果。而且這個問題也令我想起《請你愛我

一小時》的美國導演 David Kaplan跟我們上工作坊時，他都是採用了現實主義的

劇本《海達蓋伯樂》作為基礎，讓我們對劇本對角色有了最基礎的認知，最穩陣

的體會才大膽去作不同的瘋狂嘗試，如將現實的角色動物化等。所以，我相信基

礎的重要。我當然也期望在不久的將來有更多機會給我作不類型的嘗試。」 
 
「記錄在此擱筆，期望將來有更多合作的機會。」 
 
「謝謝。」 


